
無從抵抗的悲劇： 

論《太陽照常升起》中角色身處的規訓社會 

 

一、 前言 

電影《太陽照常升起》1採用非線性、無主角的方式述說著四段相關聯的故

事，四段故事主題分別為「瘋」、「戀」、「槍」、「夢」，採 4123 的時序安排。姜

文導演在電影文本中透過無所不在的符號、情節、角色與場景，呈現出社會規

範、權力、政治與情慾等不同面向的隱喻。 

本文以傅柯於《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2一書中提出的「規訓」概念，

嘗試解釋電影文本的劇情與隱喻背後意涵，並配合書中「懲罰」、「權力」與

「知識」等概念輔助解讀「規訓」的建構與展現。姜文導演善於透過電影呈現

虛實並存、與真實世界不同卻又極其相似，給人一種熟悉卻又諷刺的電影世界。

電影中有著想脫離規訓卻又失敗的「瘋媽」、身為權威卻不自由的「唐叔」、由

上述兩者結合的產物「小隊長」。電影藉由三位電影角色展現了規訓如何作用在

個人身上，以及個人面對、或著擺脫規訓時將面對的困難。 

本文研究姜文導演拍攝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以傅柯於《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提出的「規訓」概念，藉由單一角色的脈絡研究電影所呈現的

社會對個人的控制與影響能力，以及電影中描繪出的規訓社會輪廓。本文嘗試

釐清電影角色面對著怎麼樣的規訓，角色與規訓之間又有何種關係，最終回答

電影中呈現出怎麼樣的規訓社會，這個規訓社會中的個人又處在何種處境？ 

本文第一節為前言，簡介本文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主張與章節架構；

第二節為文獻回顧，整理傅柯的理論內容，聚焦在「規訓」概念上，討論與電

影《太陽照常升起》的關聯，並透過前人對此電影的先行研究，了解電影中所

呈現的隱喻與角色間的權力關係；第三節至第五節為本文正文，以單一角色視

角分別探討電影中規訓社會下的三位角色如何面對規訓，以及電影角色所受的

規訓與其面對方式；第六節為結論，對本文的研究內容與主張作一個結論，並

提出本文在研究上的不足與限制。 

 

二、 文獻回顧 

（一）《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的「規訓」概念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書中以邊沁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築

                                                      
1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皇電影，2007） 
2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92） 



（panopticon）概念，用以描寫規訓為何物。全景敞視建築基本構造為下： 

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樓。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

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

切面。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

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3 

當中的被囚禁者無法在任何時候察覺瞭望塔樓中是否有人正在觀看、審視著自

己，因此會無時無刻使自己符合規定、表現良好並完成自己的工作，即「在被

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

用」。由此達成權力是可見的旦又是無法確知的，並進一步使權力自動化，由誰

掌握權力已然不重要，瞭望塔樓中甚至不需要有人待著，只要被囚禁者相信當

中可能會有人，便能生效，同時每個人也都可以是塔樓中的監控者，代表每個

人隨時處在被監視和監視別人的狀態中。一個人被社會中的他者集體監視，同

時自己也是這個集體的成員之一。傅柯認為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被還原到理想

狀態的規訓權力機制示意圖，現實中不可能完整還原，應把此概念當作一種用

以控制常人、改造非常人（例如瘋子、病人）的技巧，也是一種行使權力的軌

道。4 

 規訓在書中亦被譯作「紀律」，規訓就是社會權力對人體和心靈（諸如道德

觀、價值觀與行為準則）的控制。規訓權力的主要功能是訓練，透過層級監視、

規範化裁決以及撿查，對人們進行分類、解析與區分，把人放到適合、對社會

整體有效益的位置。5 

 除了上述介紹的「規訓」概念，書中亦提到「懲罰」、「權力」與「知識」

等概念。首先，在歷史的演進上，懲罰的目的已從君主的報復轉為保衛社會，

這在某個意義上變得更可怕，犯人或將被懲罰的人對抗的不再是君主一人，而

是整個社會中的他者。在此脈絡下出現了這個被視為自然而然的現象：「罪犯被

視為公敵，鎮壓罪犯符合全體的利益，因為他脫離了契約，剝奪了自己的公民

資格，顯露出似乎是自身的某些野蠻的本性。」
6
由此，懲罰不僅擁有了維持社

會利益的正當性，也將社會利益優先的原則內化至個人的道德觀，成為規訓權

力在個人心靈的作用結果。 

再者，權力能夠產生知識，知識能夠擴大和強化權力機制，並且權力和知

識兩者通過把人體變成知識對象而控制和征服人身，規訓因而透過監視、規範

化裁決與檢查，將個人視為被征服的客體加以控制，形成權力與知識相互建構，

兩者共同合理化規訓，而規訓通過懲罰展示其自身必要性的相互關係。本文將

以此關係為前提，分析電影中所呈現的象徵、隱喻以及角色劇情，以單一角色

                                                      
3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200。 

4  本段內容改寫至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1—214。 
5  本段內容改寫至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71—191。 
6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98。 



的角度討論規訓對個人的控制。7 

 

（二）從前人研究看《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權力關係 

 王志於《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8論文中聚焦

討論姜文導演於 1995 年至 2014 年導演的五部電影，包含本文所研究的電影

《太陽照常升起》。該論文分別依「瘋」、「戀」、「槍」、「夢」四主題解析五部電

影中呈現的權力關係，而此四主題亦是《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四個段落主題，

且該論文所研究的權力關係與本文相同，奠基於傅柯提出的「規訓」概念，即

「社會權力不斷對人類進行規訓，規訓不成，則進行懲罰」9。 

 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書中將現代社會比做一個監獄，該

論文嘗試將電影中的瘋子解讀為處於傅柯的監獄之外的形象，且認為姜文導演

在電影中建構出一個徹底脫離規訓權力機制的烏托邦世界。本文認同該論文對

瘋子形象的解讀，但在後者的看法上稍有歧異，本文認為電影中並沒有呈現

「徹底脫離」規訓權力機制的烏托邦世界，反而在許多符號象徵、隱喻、劇情

當中不斷展現規訓的存在。再者，該論文認為規訓權力無法容忍瘋子的存在而

將他們邊緣化，是因為瘋子具有「非理性」的特徵而難以訓服，然而本文依據

電影劇情脈絡分析瘋媽的轉變後，認為在電影劇情的框架中，瘋子並不是「非

理性」的，而是急切希望脫離規訓的控制且付諸行動，因而難以掌控。 

 上述雖指出本文與前人研究有著部分歧異，但對於傅柯「規訓」的解讀大

抵相同，因此本文於正文中將不時引用該論文的解讀，嘗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

討論，以各個電影角色分開討論的方式，將單一電影角色視為傅柯理論中的個

體，並於各個電影角色的討論中藉由時序的先後，重點分析各角色的變化與規

訓對其產生的影響。 

 

三、 受規訓制約的權威：唐叔 

（一）軍人、老師、阿廖沙：話語權與倒塌的權威 

唐叔在電影中有著許多身分，曾是抗美援朝的志願軍人、是老師、也是小

隊長的生父。軍人與老師有著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權力機構中的一員。在這之

中，老師是學校這個權力機構中持有權力規訓學生的一方。另外，電影中透過

瘋媽與小隊長的一段對話展現唐叔過往身為軍人在社會中擁有的話語權： 

瘋媽：你爸說，台下有上千人，他只看見我，只盯著我，只給我一個人

作報告，報告一完他就只跟我一個人握手，全校的人都圍著我們。 

                                                      
7   本段內容改寫至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6、98、

184。 
8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9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15。 



小隊長：我爸這麼厲害？10 

從台下上千人聽著唐叔報告，可以了解從前的唐叔在這社會掌握著一定程度的

話語權，也就意味著可以對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進行制定。11 

電影中除了透過職業、身分向觀眾傳達唐叔在這社會所處的地位與權力外，

亦藉由「阿廖沙」這個名字，表達唐叔這個角色所指的意涵： 

瘋媽：你爸……叫……阿廖沙。 

小隊長：我爸叫阿廖沙？ 

瘋媽：你爸不是蘇聯人。……現在，你知道你爸是甚麼模樣了吧？12 

對於「阿廖沙」這個蘇聯名字，建立在王志在其論文中對其的解讀，可以看作

在 1976 年的時代背景下，中蘇已交惡多年，蘇聯已經從中國社會主義老大哥形

象變成了需要批判的「蘇修」，而將唐叔稱作阿廖沙象徵著唐叔與蘇聯相同，在

過往處在權威地位並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但如今已是一個倒塌的權威，也因此

在劇情第三部分「槍」的開頭可以看到唐叔至山村「勞改」。13 

 

（二）打獵與槍：規訓權力的建構與象徵 

了解唐叔在劇情第三部分的開頭已是一個倒塌的權威，那麼為何唐叔在後

段劇情仍展現出碩大的權力，且能夠成為帶領村中孩童打獵的權威呢？規訓是

被建構的，規訓即「操練」14，而唐叔每天帶領村中孩童上山即是長期且重複的

操練。透過這種操練，權力能夠使個人在身體或心靈順應社會規訓，例如「聽

到號角就行動」、「孵小鳥的不能打」、「搞對象的野雞不能打」15等打獵的「紀律」

也就是規訓。 

 唐叔之所以能擁有權力對孩童進行操練，是因為唐叔擁有「槍」，如同電影

第三部分主題，槍是本部分劇情，也是唐叔權力的核心體現。王志在其論文中

認為：「武器是統治階層壓迫被統治階層的工具，且可以直接針對身體進行規訓

與懲罰，因此，武器也成為社會權力的象徵。」
16
結合傅柯與書中提及的概念，

由於規訓與懲罰是社會全體共享且共同參與的，因此本文將電影中的槍詮釋為

「社會對規訓不成的對象實踐懲罰並向成員展示規訓權力的工具」，在此詮釋下，

持槍的唐叔即是規訓權力的代理人，因而擁有權力。由此可知，雖然唐叔已是

倒塌的權威，但仍留有社會規訓的代理權力，因此得以對他人進行操練建立紀

                                                      
10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4：51—00：25：10。 
11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6、37。 
12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6：38—00：27：13。 
13  改寫自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7。 
14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7。 
15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17：26—01：17：31。 
16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77。 



律並規範他人。 

 

（三）被打下的飛鳥與勞改：懲罰的實踐 

「槍」在意象上象徵著社會權力，在實務面上亦有著實踐懲罰的作用，論

及懲罰的實踐與其意義，電影第三部分開頭有著貼切的呈現： 

小隊長：是野雞。 

唐叔：能打嗎？ 

小隊長：天上飛的沒人管。 

隨後唐叔開了兩槍打著了野雞並抓了回來。 

唐叔：還活著，還活著。17 

這段劇情若放在規訓與懲罰的脈絡下來看，唐叔之所以要以槍打下野雞並抓回

來，是因為野雞在天上飛管不著，身為擁有社會規訓代理權力的權威者來說，

不能管不著，如果管不著就意味著權力在該對象身上無法作用，沒了規訓也意

味著脫離了社會成為敵人，因此唐叔透過槍打著了野雞，對這個脫離規訓者實

施懲罰，並將其帶回社會規訓之中。被打著的野雞帶回來時是活著的，而唐叔

也對此感到雀躍，即是因為懲罰的目的不是排除異己，而是希望將異己納入規

訓，讓其成為社會的共有物，因此，帶回來並活著是好的，若死了就代表社會

喪失一個共有物，是沒有效益的。 

 再來將視角放到唐叔，唐叔以槍「懲罰」野雞時，自身也遭受上級對其的

懲罰：勞改。由此得知身為權威的唐叔仍服膺在規訓與懲罰的體制下，擁有權

力懲罰下層，也會被上層懲罰，如此看來可能會得出最頂端階層即不會遭到懲

罰，但其實不然，最頂端階層擁有的權力與唐叔擁有的權力本質上相同，皆是

社會所賦予的代理權力，因此，最頂端階層的人們亦服膺於規訓與懲罰的體制

下，人人處在「全景敞視建築」18當中。 

 

（四）成為規訓與懲罰工具的唐叔 

第三部分故事後段當小隊長與唐嬸偷情被唐叔得知後，唐叔隔天清早與唐

嬸的互動如下： 

唐叔：過來，有話跟你說。 

唐嬸：不。 

唐叔：過來！ 

唐嬸：不！ 

唐叔：過來！ 

                                                      
17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09：38—01：10：12。 
18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 



唐嬸：不！ 

唐嬸將煮好的粥和配料放至唐叔面前並下跪。 

唐嬸：唐老師…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唐叔把粥吃完。 

唐叔：知道嗎？你這麼做是要出人命的。 

唐叔說完便提槍而走。19 

此段對話不僅展示唐叔身為權威的話語權與審判權力，更呈現出身為違反社會

規訓的唐嬸自知犯錯而將對自身的審判權力交予權威施以懲罰的現象。對話的

開頭唐叔叫唐嬸過來找他，唐嬸卻屢次拒絕，藉由唐嬸的拒絕與緊張的口吻，

透露出唐嬸身為被懲罰者害怕被社會規訓懲罰，最後卻因身心已順應於社會，

而主動下跪求罰。而唐嬸稱唐叔為唐老師，代表在唐嬸面前的已不是愛人，是

代理社會規訓有權對自身審判並懲罰的權威。 

 唐叔提槍而走後，下一幕即是小隊長在霧中被唐叔以槍瞄準頭部： 

唐叔：你找死。 

小隊長：我是找死，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唐叔：說。 

小隊長：唐叔，什麼是天鵝絨啊？ 

唐叔：你已經死了，用不著給自己找藉口。 

小隊長：我不是在找藉口，你可以現在就打死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什

麼是天鵝絨。 

唐叔：好，我可以告訴你，那就是他媽的一快布！ 

小隊長：布？ 

小隊長驚訝地跌下又站起身。 

小隊長：怎麼會是一快布呢？ 

唐叔：不明白是吧？好，我找來給你看，但是你記著，看見天鵝絨的那

天，就是你死的那天。 

唐叔收起了槍並至北京尋找天鵝絨。20 

對話中小隊長之所以詢問唐叔什麼是天鵝絨，是因為小隊長與唐嬸偷情時，唐

嬸對小隊長說：「你唐叔說我的肚子像天鵝絨。」21根據這段對話與當中天鵝絨

的象徵，王志在其論文中認為：「天鵝絨象徵著社會秩序，小隊長對於什麼是天

鵝絨感到疑惑，代表小隊長對社會秩序本身提出質疑，也是對唐叔話語權的質

疑。」22然而，唐叔卻沒有開槍，而是嘗試解答小隊長的疑惑。對於唐叔不開槍，

                                                      
19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28：03—01：30：08。 
20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30：27—01：31：41。 
21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27：26—01：27：30。 
22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1。 



王志將其解讀為：「因為社會秩序要人心服口服，它（規訓與懲罰）首要的任務

是規化人，而不是抹殺人。」23同時，此段劇情頻繁地將槍與唐叔結合成黑影，

比喻此時的槍與唐叔並無二致，皆是社會規訓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對於

此畫面，王志認為：「槍既控制小隊長，也同樣控制唐叔，二人面對槍，也就是

面對權力，除了服從同樣毫無辦法。」24 

 

圖一：一體化的槍與唐叔25 

唐叔在找天鵝絨的過程中將此事放下回到了村，26給唐嬸和村中孩童都帶了

禮物，然而此時小隊長卻自行找到了天鵝絨並最後一次挑戰著社會規訓： 

小隊長：我也去外地了。你沒找到我找到了。你看是這個嗎？ 

唐叔轉頭望了一下小隊長手中的天鵝絨，又轉頭離去。 

小隊長：可是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鵝絨！ 

一聲槍響。27 

原先唐叔已不再想殺小隊長，但小隊長最後的挑釁卻直接觸犯到社會規訓的底

線。28社會給予唐叔代理的規訓與懲罰權力，其中包括話語權與審判權等權力，

而小隊長說出「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鵝絨」時，便是以最為直接的方式質疑

唐叔以及其身後整體社會的話語權，同時，小隊長手拿天鵝絨向權威說出「你

沒找到我找到了」這句話，亦有著挑戰社會秩序的意涵。因此，身為維持社會

秩序工具的槍（唐叔）便立即對小隊長施以懲罰。 

 

四、 瘋子與權威的孩子：小隊長 

                                                      
23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1。 
24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75。 
25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30：33。 
26  對此過程與其中的隱喻詳見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2、63。 
27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35：04—01：35：35。 
28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63。 



（一）失序與守序的選擇 

小隊長生於火車鐵道與群花之間，鐵道在此可以比喻為現代的秩序，群花

則可以比喻為自然狀態下的瘋狂，將此作為小隊長的出生畫面反映著小隊長身

為權威（唐叔）與瘋子（瘋媽）的孩子，生來便需要在秩序與失序間做出選擇。 

 

圖二：生於火車鐵道與群花之間的小隊長29 

 小隊長從出生開始便是由瘋媽一手帶大，成長過程中少了權威的介入也代

表被社會規訓影響較小。小隊長對於父親感到好奇，詢問瘋媽父親的模樣： 

小隊長：他什麼模樣啊？ 

瘋媽：你的模樣減去我的模樣，就是他的模樣。30 

王志認為瘋媽的回答代表著小隊長的模樣介於失序者（瘋媽）與秩序制定者

（唐叔）之間，因此未來必將選擇自己走向哪一邊。31 

電影第一部份小隊長在學算盤劇情的人物對話如下： 

老師：七六五四三二一，乘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等於幾？ 

小隊長笑了一聲。 

老師：你笑什麼？ 

小隊長：我沒笑什麼。 

老師：你怎麼又不笑了？ 

小隊長：我笑完了。 

老師單手用力拍了桌子。 

老師：你笑完了？我還沒笑完！再用算盤給我打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小隊長照做。 

老師：你打什麼？ 

                                                      
29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1：50：34。 
30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3：58—00：24：04。 
31  改寫至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7。 



小隊長：提高警惕保衛祖國！ 

老師：算盤能打出字嗎？ 

小隊長：你叫我打的。 

老師：我讓你打的？我讓你打不出，譁眾取寵、幹私活、掙私錢，只能

被開除！ 

老師將算盤丟了出去。32 

這段對話中算盤代表著秩序，老師代表著權力機構中的代為施行規訓權力的角

色，小隊長是被規訓的個人。對話中老師擁有權力，說什麼小隊長就要做什麼

（算乘法、不能笑、用算盤打字），且老師在對話中對小隊長表現出反反覆覆以

及刻薄的態度，呈現個人面對規訓所會遭遇的困境。另外，老師要求小隊長打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並說：「譁眾取寵、幹私活、掙私錢，只能被開除！」無

疑是規訓藉由權力向個人教授對社會有利的觀點與道德觀。老師將算盤丟出窗

外後，瘋媽進來將小隊長帶走： 

瘋媽：走！就這幾個字，媽也能教你。 

瘋媽拉起小隊長走了出去。 

瘋媽對老師說：你也不是什麼都懂！33 

從對話中可以看出瘋媽對於規訓權力（老師）的質疑，小隊長因此被動地脫離

了權力機構。離開學堂後，小隊長接觸到瘋媽「失序」的思想： 

小隊長：那我還夢見我不用上學呢。 

瘋媽：是不用。 

小隊長：那老師會開除我的！ 

瘋媽：開除？那我先把他開除了！ 

小隊長：媽，真的？ 

瘋媽：真的。 

小隊長：好！開除、開除、開除…34 

在瘋媽的引導下，小隊長第一次在「失序」與「守序」間選擇了前者，也代表

小隊長至此開始逐漸遠離規訓的影響。 

小隊長的第二次選擇是由李叔這角色所帶出。李叔是警察，因為瘋媽在樹

下挖坑而前來關心： 

                                                      
32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2：26—00：02：52。 
33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3：03—00：03：09。 
34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3：28—00：03：40。 



瘋媽：李從喜（李叔）！ 

李叔：哎呀，嫂子！ 

瘋媽對小隊長說：快叫你李叔啊！ 

小隊長：李叔！ 

瘋媽：他（李叔）是好人啊，要不是他，我這一輩子都找不到這地方！

那時候你是個小警察，風也大，雨也大，都快把你給嚇哭了！ 

李叔：一晃十幾年我又調回來了。 

瘋媽：你調走過？ 

李叔：可不是嗎？在邊境上幹了十幾年，你看！混了四個兜，現在回老

家了！哎，嫂子…這棵樹…你也不能把它刨了吧？35 

原先瘋媽看見李叔對其十分熱情，但聽見李叔混了四個兜後心情便沒那麼好了。

十八年前李叔幫助走投無路的瘋媽母子來到村子，那時候李叔只是小警察，權

力小的同時也代表較遠離社會規訓，因此瘋媽對其感到親切。然而李叔混了四

個兜，「從秩序遵守者變成了秩序制定者（權威）」，36使瘋媽將如今的李叔與規

訓劃上等號。與李叔分別後，瘋媽對小隊長說：「他（李叔）犧牲了。」此處的

「犧牲」是指瘋媽中的印象中的李叔死了，也是指李叔已完全服膺於社會規訓。

回到住處後，瘋媽說服小隊長李叔已經犧牲，對話如下： 

瘋媽點燃火柴。 

瘋媽：伸手，閉眼。 

瘋媽將點燃的火柴放進小隊長指縫中，小隊長燙的大叫並扔了火柴。 

瘋媽：疼嗎？ 

小隊長：疼！ 

瘋媽：但是你李叔就不知道疼，他能把菸頭上的火一直抽進肚子裡不痛，

為什麼？他犧牲了，別不相信你媽跟你說的話。 

小隊長臉色驚恐。37 

至此，小隊長相信李叔已經犧牲，對此感到驚恐，而瘋媽將火柴和頭上的火比

喻規訓權力與個人內在、身體的衝突，一開始碰到是會痛的，但「犧牲」後就

不會痛了。與第一次選擇相同，瘋媽在這之中扮演著引導小隊長選擇「失序」

的角色。 

當小隊長追尋瘋媽的腳步來帶到林間小屋並遇到李叔後，便驚恐地跑走。

王志認為：「一方面是象徵失序的林間小屋，一方面是象徵制序制定者的李叔，

小隊長在二者之間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所以，風也似地跑開了。」38本文認為，

                                                      
35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12：40—00：13：12。 
36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8。 
37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13：50—00：14：34。 
38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9。 



雖然小隊長在第二選擇並未明確表現出要走向「失序」或「守序」，但小隊長已

經對代表著社會規訓的李叔感到驚恐，因此未來亦難以順應規訓，而小隊長不

久後便會因為不順應、甚至挑戰規訓而遭受懲罰。 

 

（二）挑戰規訓權力而遭受的懲罰 

小隊長在電影中有兩次直接挑戰社會規訓，第一次是與唐嬸偷情，第二次

是質疑唐叔的話語權（不像天鵝絨），而小隊長因此立即受對懲罰。39第二次與

第一次的差異在於是否有直接侵犯規訓權力。小隊長第一次挑戰規訓時，雖然

違反、破壞社會秩序（偷情），但並未直接影響社會秩序背後的規訓權力；而小

隊長第二次挑戰社會規訓時，其挑戰對象並非表面的社會秩序，而是建構出社

會秩序與規範的規訓權力。「唐叔擁有社會規訓給予的代理權力，因此得以對他

人進行操練建立紀律並規範他人。」40因此小隊長質疑唐叔的話語權，並嘗試取

代唐叔的話語權時，便是直接侵害規訓權力 

綜觀小隊長與社會規訓的互動，首先，小隊長生來便介於失序與守序之間，

在成長過程中權威的缺席，加上瘋媽一次次的引導，最終遠離、不順應規訓，

甚至直接挑戰規訓，並在最終被規訓權力懲罰，體現出社會如何處置嚴重偏離

規訓的個人。 

 

五、 個人對抗規訓的悲劇：瘋媽 

（一）瘋狂的開端與主動瘋狂  

王志在其論文中將「瘋子」定義為一種游離于社會規訓之外的形象，並認

為「瘋子」不是被懲罰的，而是被放逐的，原因在於他們難以被改變，瘋子既

無法成為社會所需的生產力，也會危害社會秩序的運作，因此社會無法容忍瘋

子的存在，將他們邊緣化。41  

電影的開頭敘述著瘋媽夢見鐵道上一雙長著黃須子的魚鞋，瘋媽醒來後便

赤腳走去買了一雙與夢中一樣的鞋，但在不久後魚鞋不見了，而瘋媽也從這時

開始瘋狂。鞋子包裹著腳，在舊時中國社會有著限制女性行動，使女性符合當

時男性想像的功能，與規訓相似，「規訓造就了柔順的身體，並對人體的運作加

以精心控制。」42因此本文將此處的鞋看作社會規訓，而瘋媽夢見長著黃須子的

魚鞋並將其遺失，王志將此解讀為： 

在夢裡長著黃須子的魚鞋是一種夢幻的、自由的社會的象徵，但是瘋媽

卻將它丟了。瘋媽為此十分激動，從此不再穿鞋。這是一種瘋媽擺脫不

自由的社會規則秩序的方式和抗爭。瘋媽在一開始就表明了姿態，也就

                                                      
39  詳見本文第三節第四小節。 
40  詳見本文第三節第二小節。 
41  改寫自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17、20。 
42  改寫自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8。 



是說瘋媽藉由發瘋來和社會秩序進行對抗。43 

在王志的解讀下，「不再穿鞋」和「發瘋」被看作一種對社會秩序的主動對抗，

並且可以藉由一段對話可以了解瘋媽的心態： 

瘋媽：媽瘋嗎？ 

小隊長笑而不答。 

瘋媽：瘋嗎？ 

小隊長：有時候。 

瘋媽：瘋不瘋？ 

小隊長：不瘋。 

瘋媽：瘋。44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瘋媽是主動投入瘋狂。然而，本文認為瘋媽是透過「不穿

鞋」使自身能在身體層面脫離規訓的掌控，並藉由「發瘋」嘗試在精神上逃離

規訓的控制。瘋媽希望以這兩個行動使自己能在身心靈徹底脫離規訓，而不是

與規訓進行對抗。 

 當小隊長叫醒瘋媽，說出自己找回魚鞋以及王叔找自己回去當會計時，瘋

媽將小隊長的算盤拋上高空將其摔碎，並對小隊長說根本不是那雙鞋。
45
此處瘋

媽之所以摔壞算盤，是因為小隊長拿著算盤說出要回去當會計，即重回規訓的

掌控下。從本文第四節中論及小隊長成長歷程時可以發現，瘋媽不斷引導小隊

長脫離規訓，由此可知，瘋媽除了希望自己能夠從規訓中解脫，也希望小隊長

能盡早看清這個充滿規訓權力的世界，因此才將小隊長手中象徵著秩序的算盤

摔碎。而瘋媽之所以對小隊長說根本不是那雙鞋，原因在於瘋媽遺失的鞋僅僅

是表象，瘋媽真正遺失的是「遵循社會秩序與規訓的服從心理」，而這種心理並

非輕易能夠找回的。 

 

（二）被強制重返規訓社會的瘋子 

電影中瘋媽對小隊長講了一則故事： 

井邊站著一傻子，盯著井裡念叨：「十三，十三……」樹上的瘋子看見了，

跳下來問他：「你念叨什麼呢傻子？」傻子白了他一眼，接著說：「十三，

十三…… 」瘋子納悶地朝井裡一看，傻子一抬腳，撲通！瘋子就掉了進

去。傻子接著說：「十四，十四……」46 

                                                      
43  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3。 
44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23：14—00：23：30。 
45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07：59。 
46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10：10—00：10：45。 



在這則故事中，「井」暗指社會本身，「井」的內部即是一個規訓社會，井邊的

「傻子」暗指握有規訓權力的權威，樹上的「瘋子」則暗指瘋媽這類遠離社會

規訓掌控的瘋子。故事中傻子不斷重複一樣的話語隱射規訓對個人的塑造是

「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47而瘋子因納悶而朝井裡看去，並被傻子踢進去可

以看作權威透過規訓權力將遠離或甚至脫離規訓的異類強制重返規訓世界，使

異類重新陷入一種「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無限制的支配關係」。48 

在電影第一部份末段，瘋媽突然變回「正常人」，與小隊長對話如下： 

瘋媽：看見沒有？我好了。這些日子我出了毛病，好像……好像差點瘋

了是吧？ 

小隊長：是有人這麼說你。其實……其實沒事，媽。 

瘋媽：好像是因為一條魚？ 

小隊長：是因為一雙鞋。 

瘋媽：一雙繡著魚的鞋？ 

小隊長：嗯。 

瘋媽：哦，那就對了。 

小隊長：其、其實…… 

瘋媽：其實，我啥也沒丟。瞧，不就在這兒嗎？我好了。說我這些日子

瘋癲癲的，還每天…每天都打你好幾個耳光？ 

小隊長：也不是每天。 

瘋媽：你過來，我摸摸。算起來，也打了你上千個耳光吧？ 

小隊長：嗯……也、也沒有那麼多。 

瘋媽：不打你了。從今天起，我再也不打你了，啊！真的，不打了。 

小隊長：你要願意打就打吧。真的沒事，媽。 

瘋媽：不耽誤你的事了，去忙吧。 

小隊長：媽，我不忙。 

瘋媽：你還不忙？ 

小隊長：我跟你再聊會。 

瘋媽：人家讓你當會計，看你有個瘋媽，又讓你當了小隊長。 

小隊長：不是因為你瘋。 

瘋媽：看，你也覺得我瘋了吧？也差不多，是差點就瘋了。你……你好

像今天要去接什麼人？  

小隊長：對，有人下放來我們這裡。 

瘋媽：去，快去接。人生地不熟的，不接不行，走錯了地方，那就壞了。 

小隊長：我知道我知道。 

瘋媽：啊？ 

                                                      
47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7。 
48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7。 



小隊長：我說，我知道，我知道。 

瘋媽：哦，我今天啊，哪也不去了，不上樹，不刨坑，不打人不罵人。

你呢，快去接人，我在家等你。就坐在這兒等你，等你回來，咱們再接

著聊。 

小隊長：我走了，媽。49 

瘋媽在此段對話中穿著軍服和魚鞋，而軍服象徵著秩序與紀律，即規訓的其中

一個樣態。結合對話（不瘋了）可以推測此時的瘋媽想要或已經回歸規訓社會，

且從電影劇情可以了解，小隊長去接的人便是被懲罰下鄉勞改的唐叔，從對話

中可以看出瘋媽知道唐叔前來的消息，並對此感到期待與雀躍，多年未見的愛

人的到來，使瘋媽重新變為「正常人」的樣貌。唐叔的身分除了是多年以前瘋

媽的愛人之外，在電影中更是一個權威，因此瘋媽變回正常人的轉變可以看作

受到權威與規訓權力的影響而脫離瘋狂。這種被權威影響的模式與瘋媽講的

「樹上的瘋子」故事相同，乍看之下瘋媽是主動脫離瘋狂，但與樹上的瘋子一

樣，都是受規訓權力的影響。傅柯提到規訓權力會在被囚禁者（被規訓者）身

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會作用。50本文

認為瘋媽對唐叔的愛隱喻著個人天生對社會規訓的追求與服從心理，瘋媽被這

種情感持續且長遠的驅動著，而瘋媽也對此有所察覺才會說出「我啥也沒丟」，

並最終導致瘋媽被規訓權力強制重返規訓社會。 

 

（三）個人擺脫規訓的方式：瘋與死 

瘋媽原先藉由「發瘋」嘗試逃離規訓的控制，但發瘋後僅僅暫時遠離社會

規訓，仍未真正脫離其中，導致瘋媽仍受權威與個人天性中對社會規訓的追求

影響，而重新回到規訓社會。但是當瘋媽帶著期盼的心情回到社會時，社會卻

沒有接受瘋媽的歸來。瘋媽等待著唐叔的到來，但唐叔卻帶著妻子前來，瘋媽

也因為失去變成與維持成「正常人」的意義而邁向死亡。 

由於對回歸社會的期盼落空，並且瘋媽了解「瘋」無法徹底脫離社會規訓，

因此瘋媽最後選擇「死亡」作為最終手段。瘋媽死亡的場景中並未出現瘋媽的

身體，僅出現瘋媽身上的軍裝、魚鞋、褲子在河流中飄揚，象徵著瘋媽已經真

正脫離過往束縛自己的規訓（紀律）與社會秩序。王志認為瘋媽死亡的場景象

徵著瘋媽達成了「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因此瘋媽才得

以從規訓社會中脫離。51 

瘋媽的死亡揭示出個人無法徹底擺脫規訓，瘋媽雖以「真正的死亡」成功

擺脫，但這種死亡在一個現實社會中是難以達成的。社會中的個人死亡必會留

下財產、遺物、著作、思想等有形或無形之物，這些都會持續存在於社會之中，

                                                      
49  姜文導演，《太陽照常升起》，00：32：25—00：35：39。 
50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1。 
51  改寫自王志，《姜文導演電影作品中的權力關係研究（1995-2014）》，頁 34。 



且多數社會中皆有著葬禮習俗，葬禮習俗便是對死去肉體進行的規訓。因此，

本文將瘋媽的死視作姜文導演對於規訓在個人身上的不可脫離性所作出的反抗。 

 

六、 結論 

分開探討電影中唐叔、小隊長、瘋媽所面對的規訓，唐叔雖身為權威，是

秩序制定者，卻仍受規訓控制，權威僅僅是規訓權力的代理者，是社會對他人

進行規訓與懲罰的工具；小隊長生來便介於秩序與失序之間，在瘋媽一次次的

引導下而遠離規訓，甚至對抗權威與規訓權力，最終被社會規訓所制裁，死在

身為懲罰工具的生父手裡；瘋媽一開始無法順應規訓，主動選擇「發瘋」使自

己處在社會的邊緣以遠離規訓的掌控，卻未真正從中脫離，仍被強制重返規訓

社會。然而規訓社會並不接受瘋媽的回歸，因此瘋媽最終藉由不可能實現的

「真正的死亡」才得以從規訓權力的控制下解脫。 

從規訓在上述三位角色身上的作用與影響可以得到一個電影中特有的規訓

社會：這個規訓社會將社會中的每個人（權威、瘋子、顛覆規訓者）置於控制

之下，個人無法徹底脫離規訓社會，遠離規訓的個體仍會被規訓權力持續控制，

最終回歸社會，而對抗規訓的個體將會被規訓權力懲罰。上述在電影中所呈現

的規訓社會符合傅柯在書中描述的「全景敞視建築」，52規訓權力已然自動化，53

誰來行使權裡不再重要，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被客體化，陷入被規訓分類、解析、

區分的悲慘處境，唐叔只是規訓權力的工具、瘋媽只是需要被重新納入控制的

異類、對抗規訓的小隊長則只是需要被懲罰的對象。受規訓控制的個體已不再

被視為主體，僅僅是社會中的一個客體單位，若要脫離這種被客體化，只能藉

由如瘋媽那般「真正的死亡」，然而這是近乎無法達成的，因此，處在電影中規

訓社會下的角色可以說是活在一個不可擺脫的悲劇之中。 

本文對於這種規訓社會是否能夠用以解釋現實世界並未進行探討，電影與

書中呈現的環境皆是理想化的社會場域，即傅柯所說的：「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

被還原到理想狀態的權力機制示意圖。」54難以直接或在某種程度對應至現實社

會。再者，本文主要以劇情和角色間的對話作為研究材料，對於電影分鏡與場

景的配置、音樂的安排並未深入討論。並且電影中存在著多種面向的隱喻，諸

如哲學、情慾、政治等，並非都聚焦在社會規訓，因此未來若需再進一步分析

此電影，可以將結合不同面向的意涵作為完善方向。 

 

  

                                                      
52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 
53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1。 
54  傅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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